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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聚焦电影幕后工作者鲜活故事心路历程（一）

弘扬“工匠精神”打造国产电影精品力作

编者按：为展现中国电影的真实幕后、记录顶尖电影人的鲜活故事、透视中国电影的历史与传承，捕捉中

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与突破，由时光网历时数月打造，米若羲任制片人、总导演的五集电影幕后人物纪实节目

《我在中国做电影》。

该节目分别从美术、声音、摄影、配音、特效五大幕后核心领域，邀请了七位业内“翘楚”——叶锦添、赵楠、

曹郁、张杰、周逸夫、魏明、丁燕来，全程记录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听他们讲述如何在当下，用工匠精神做一部

“中国好电影”。

《我在中国做电影》节目中的七位嘉宾，分别以其参与的电影为例，讲述每个工种的工业标准、美学追求，

分享他们电影生涯的关键节点、创作细节，以及时代流转下的作品表达变迁，回顾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光影的统领者

摄影和摄像确实经常弄错。不是瞧不起摄

像师，而是我们的工作跟他们是不一样，我们的

工作确实比他们更难一些。我还是很有职业自

豪感。

我觉得摄影指导这个职业永远都会被需要，

只要电影这种形式还存在，它就需要有光、影，那

么就永远需要有一个视觉的统领者。

我在拍每部电影前都会做一个摄影阐述，它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告诉导演你要怎么拍。大部

分情况下，导演可能只有一两句话表达他的想

法，摄影师其实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出现。所以对

我来说，摄影其实就是我表达自己的一个工具。

我在写摄影阐述时经常会翻一些画册。我

记得我第一次跟凯歌导演聊《妖猫传》想要什么

效果时，我带了一个登机箱过去，那个箱里装满

了画册、摄影集，他当时很惊讶，我记得他把这些

画册从头看到了尾，说“我确实没有碰到摄影师

是有这种眼界或者这么去想问题的”。

最重要的首先是质感的准备。比如《妖猫

传》的质感和《南京！南京！》肯定很不一样，它跟

《可可西里》也不一样。这个质感就像人穿衣服

一样，你是穿一个绸缎，还是一个西装，还是穿一

个T恤。具体说就是反差、颗粒、清晰度，包括不

同的颜色的映射关系。

比如说《南京！南京！》我们要做血，会联合

美术部门一起测试质感。在彩色片中的血，稍微

有点红，就觉得真可怕，这人流血了。但放在黑

白片中，就会发现它像泥水，会觉得这人好像脸

很脏，所以黑白片中的血必须要比正常世界中看

到的要浓稠很多、颜色暗很多才会在视觉上给人

绝对的说服力。

又比如《妖猫传》花萼相辉楼那段，我们通过

“Lut”调整色彩的明度、色相使得红和绿都变成

相对高级的颜色，这样放一起才不会觉得很突

兀。这些都是前期摄影师需要做的质感的准备。

光线对摄影师来说非常重要，《南京！南

京！》是一个特别传统的灯光，脸的造型永远是很

古典的，所以你会觉得人物特别有力量。比如教

堂举手那场戏，当所有人站满教堂的时候，我觉

得手像帆一样驶过大海，特别有一种希望或者有

一种精神感。

我们选择了最强的阳光，当太阳从教堂外边

两个商业楼中间照下来时，手会被打透。但是关

键得等着太阳从那块照下来，大概是一束到两束

光。让剧组所有人专门等待这一刻是一件很难

的事情。

我记得正好到 11 点，那个光“啪”特别准照

下来，那个感觉又激动，又紧张。当阳光打出灰

尘的时候，那个寓意就更强烈了，这时候镜头里

手掠过光线，掠过灰尘，你会觉得这些全都值得

了。

拍《可可西里》，最重要的是对自然环境的描

绘，这时候打光就不那么重要了，需要着重考虑

构图和光线的选择。

我当时跟陆川聊，咱们就不要在晴天拍，虽

然漂亮但很没意思。我们要的是一种有情绪的

可可西里，我觉得可可西里本身就是一个角色。

当然我们也遇到过大晴天，那就尽量找和天

气相反的剧情和场景，比如说有场戏是电影中所

有被打死的藏羚羊的皮，缴获后摆了一地，虽然

当时有着特别美的阳光，但实际上剧情是很残

酷。

到《妖猫传》就是另外一种形式，因为《妖猫

传》是主观的，本身就不真实，没有必要去拍出自

然的光效，所以必须一上来就假定性特别强，这

样观众才能接受导演的剧情设定。

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镜头确实给摄

影师和给演员挺大压力，我们反复想怎么才能拍

出惊艳的感觉，一开始的思路可能应该是很古典

的那种光，我们准备了好几十根蜡烛，把蜡烛放

在她的脸的这边。效果倒挺古典的，但是还是不

够劲。后来就用了一个 LED 的灯带，让她的整

个皮肤从所有的反射角都会有一种 LED 的光

泽，比较现代。

我们还有一种灯叫Dedolight，可以打特别小

的光，所以我们就给她的眼睛这儿又加了一层，

所以有灯笼的光、蜡烛的光、有 LED 的、还有

Dedolight那个灯，合在一起，最后产生了这么一

种光效。

后来觉得还是不够好，我说这灯光不应该只

是固定的，它必须得能动，亮度在变才行。那么

接在电子调光台上，我的手来控制她的脸上的灯

光变化，所以整个光是在动的，同时又有四层光，

这样加起来完成了“百媚生”。

诗意美学的建立

摄影师最直接的艺术修养基础来自于绘画，

绘画给了我很多启迪。比如光线，像在伦勃朗和

维米尔的时期，光源强调得非常强烈。到了蒙

克，他的光源开始变得混合在一起，到了霍普光

源变得更写实。

色彩方面比如说《妖猫传》，里边用了很多绿

或者一些蓝的颜色。我特别喜欢蒙克的画，他的

蓝颜色也给我特别大的启发。

我拍《南京！南京！》时之所以用黑白，是因

为环境在《南京！南京！》里边是最不重要的，只

要是打过仗的一个环境就可以了。所以黑白的

话首先信息就变得抽象化，但是对于脸的描绘会

非常准确，因为它把色彩信息去掉了，提纯过了。

拍摄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的脸很脏，你要在

现场看你可能都会笑出来，可是在银幕里看就没

有这感觉。

包括像《罗马》、《辛德勒名单》都是这种，在

只需要突出演员表情的时候，采用黑白是特别特

别有效，超过所有色彩的作用。

《八佰》在质感和色彩选择上，是从毕加索的

绘画得到的灵感，毕加索蓝色时期画作上它的蓝

色，和黄色产生的这种透明感，让我觉得《八佰》

是不是可以做成一首“诗”。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很残酷、很有力度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反衬，用一

种特别柔和的方式，特别细腻的方式，来反衬出

这个剧作上面的那种残酷感。

所以这些都是现代绘画给我的启发。比如

像霍普的画或者毕加索早期这些画，还有蒙克，

他们都具有透明感。而这也是我比较喜欢数字

摄影机的一个原因，它可以达到一种清晰的透明

感，这种效果用胶片机器很难达到。

另外绘画也教给我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反差。因为以前国内印刷品质量特别差，导致我

们被误导很久，我们从小看的伦勃朗那种绘画，

你觉得反差很大。那个错误的认知耽误了我们

挺久，以致于最早老是把质感反差调的特别大，

结果黑色就是死黑死黑的，看起来特别硬。

你现在再看那个绘画，拿到特别棒的画册的

时候，会发现光的反差是很大，但质感的反差是

非常柔和的。你会发现光的反差和质感的反差

根本是两回事。

所以《南京！南京！》试片的时候我还是犹豫

了很久，因为按照以前那种历史照片质感反差是

很大，也有很多人说你干脆模仿二战的纪录片，

那个反差也很强，但我认为那个感觉就太限制

了。所以当时我做了一个特别特殊的黑白。很

多人都觉得《南京！南京！》摄影很特别，就是因

为它的质感很柔和。

音乐对于我摄影的帮助也很多，我觉得音乐

一直给了我特别感性的一种指引。

首先就是对基调的把握，我会找一个跟我想

象的这段情节比较接近气氛的音乐，当你听到这

个音乐的时候，你会想象画面呈现出来应该是什

么样，什么地方是航拍的，什么地方是固定的，什

么地方是非常疯狂的那种手持运动，什么地方是

特别平稳的，这样就会有一个整体调性的把握。

第二点，它对某个镜头运动的韵律感的帮

助，比如像《南京！南京！》有一多半是我自己肩

抗拍的，肩扛的感觉比较接近于演奏一个乐器，

身体的震动会直接传到摄影机上，我觉得这个特

别有魅力，就像写书法一样，那种感觉非常好。

拍《南京！南京！》刘烨走出城墙的那段长镜

头我们设计了好几个方案，当时我有点犹豫，到

底是先用一个稳定器来拍，还是用肩扛。因为毕

竟有这么长，我担心摄影的气息很难掌握，结果

很可能就是只是在晃，我挺讨厌那种为了晃而晃

的电影。

后来我听了一段巴赫的音乐，想象一下摄影

机的运动加上气息的感觉，我自己拿摄影机大概

试了一下，听着音乐走了几步，还跟刘烨商量，我

说你大概按这个速度走就行了，所以电影中那个

速度的变化是从音乐里来的。

和导演互为“情敌”

摄影跟导演的合作，不是一个包工头跟工人

的关系，摄影仅仅去执行就可以了，两人必须能

真得对得上才行。

你必须超越他们的想法，但同时又是在他的

导演框架体系之内的。所以摄影师和导演就会

像那种情敌之间的关系，你们都爱电影，但同时

你们俩又有莫名的竞争关系，既是相斥但又相吸

的一种感觉。

我拍《摆渡人》的时候，跟王家卫导演就有一

个进入过程，就是因为他的系统跟我的系统天然

的是有很大差别的，他有很强观察事物的逻辑的

方式和一个情感注入的渠道。

这是我第一次拍戏遇到的真正的逆境，导演

跟摄影一开始的信念是合不在一块的，整个剧组

很多主创都是港方的，也都不太相信你。在这个

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扭转过来，让大家觉得确实认

可你拍的，就成了我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我记得那时候我天天回家听崔健，听摇滚，

给自己鼓劲，后来确实很融洽了，大家喜欢你拍

的，你自己也知道你拍得很好。这个片子最后还

拿了奖。

后来回想，我通过镜头对演员的塑造技能就

是从《摆渡人》学到的，在彩色的现实条件中对人

物的塑造，恰恰是从王家卫导演那学到的。

陆川是没有任何分镜，但是他对于影像的感

觉是很敏锐的。当你拍对的时候，他会很敏锐地

知道这块是好的。另外他也会鼓励你继续这么

去拍。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可贵。

像凯歌导演就很严谨，《妖猫传》我们是第一

次合作。我原以为他是很像古代文人那种感觉，

很随意的那种，但我发现他工作起来条理性特别

强。

遇见《末代皇帝》

那时候我是学习很一般的学生。我记得自

己是初二看到的《末代皇帝》，斯托拉罗摄影。那

时候还不能完全理解那个电影在讲什么，但视觉

完全把我震撼了。当时特别惊讶，他拍出来的东

西跟我眼睛看到的东西差别那么大。

后来我问做电影编剧的父亲，他说，因为电

影有摄影师。我父亲原来是北影厂的，他给我要

了一个纪录片，名字大概是叫《再现溥仪的人》。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现场是需要打那么多灯

光，摄影机要放在小车上被架在一个轨道上来回

推来推去，还有一个像跷跷板似的那种升降机。

第一次看到摄影机可以像一个羽毛在天上飞一

样，就是那么自由，那么诗意化的运动。

后来终于如愿考上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时候，

我一下就成了我们班第一名，还成了学习委员。

后来才发现一旦碰到喜欢的东西，学习真的会变

得特别轻松。

这部电影对于我的启发是特别大的，或者说

我的风格形成里边有很大一部分跟它有很大关

系，比如它非常主观化的运用色彩跟光线。一开

始当他还在皇宫里的时候、回到天津和到东北、

解放以后的时期，三部分是不一样的。你会看到

光影从华丽变成了特别强烈的对比，到了最后，

所有的光都变的特别平和。

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教给了我，摄影不管用

什么样的灯光或者色彩，它最重要的都是为电影

的内容去服务的。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初二时候看到那部电影

后，就确定了我人生的方向，我很难想象我如果

不干这个，我还能干什么，我认为我最适合的就

是这个，或者唯一能干得好的事就是电影摄影

了。

其实在《可可西里》以前我还拍过六七部电

影，从北电毕业后，还记得第一次拍的电影叫《网

络时代的爱情》。当时就觉得能够焦点正确、曝

光正确、构图还行，稍微有点想法都不敢说了，反

正能拍了就行。接着又拍了一些不是特别成功

的小电影，后来发现难以养家糊口。

后来开始拍广告，一拍就发现开始得奖，我

曾经一度很痴迷于拍广告，因为挣挺多钱的，生

活特安逸。

陆川找我拍《可可西里》正是我拍广告的巅

峰期，我说可可西里在哪，还在网络上查照片。

我记得跟陆川去选景第一次站在可可西里的时

候，把我给镇住了，我记得我当时都哭了，一丝声

音都没有，整个时间都被凝固了，我觉得以前喜

欢听的所谓的那些古典音乐，在那放才最合适。

看着可可西里我就会思考，以前生活的路子

对吗？是那么回事吗？生活不是只要挣了钱了，

别人都挺认可你就可以了。那部戏它确实也让

我得了第一个奖项，但更重要是它改变了我，确

认我真正应该有的生活的路子，那样做才是你自

己，所以我特别感谢陆川来找我拍那部戏。

（下转第13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美术、声音、特效、摄影、配音五大电影工种，被称作银幕背

后的劳动者。美术，可以找到一个演员的魅力，让观众过目难

忘；声效，可以让观众不需要听台词，就知道角色的心境；摄影，

可以用镜头起舞，像书法一样书写什么叫“行云流水，如梦似

幻”；配音，可以让一个银幕形象“复活”，成为角色不可抽离的

“另一个演员”；特效，则用电影技术的魔术棒成就了电影艺术

的“幻境”。

摄影指导曹郁：
电影永远需要光与影的统领者

口述/曹郁 作者/詹方

导演陈凯歌认为，一个剧组里，有

两个角色可以被称为Director（导演），

一个是导演，另外一个就是摄影指导。

对曹郁来说，摄影首先是他自我表达的

一个工具。一位好的摄影师，首先应该

是一位创作者。

在制造电影这件事上，他将自己和

导演的关系比作了电影的两个情人或

者情敌。“他们都很爱电影，每个人都想

表现出自己最好的那个面，但又有一种

竞争的微妙关系”。

相比获奖，他更看重对自我表达的

坚持，他说，不管未来如何变化，电影始

终需要“视觉统领者”，而这个统领者也

只能是摄影指导。

电影《妖猫传》为他赢得了金鸡奖

最佳摄影的荣誉，曹郁也成为了包揽金

鸡奖、金像奖、金马奖的“多金”摄影

师。陈凯歌导演赠他的那幅字“袖携五

色佛光笔，来补盛唐无字碑”，似乎也成

了最好的颁奖词。

他将自己的摄影风格定义为诗意

的写实。启发来自于小时候看的《末代

皇帝》，“我第一次看到摄影机可以像一

个羽毛一样在天上飞，那么自由、那么

诗意，我当时特别惊讶，电影原来是可

以这样拍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曹郁

明确了自己的未来。

他喜欢将自己所欣赏的绘画作品、

音乐融入到摄影里，《南京！南京！》的

运动镜头中藏着巴赫的韵律，《八佰》战

争的残酷和毕加索的柔美产生着联

系。他认为《可可西里》应该有自己的

情绪，所以光线成了他辅助《可可西里》

表演的工具。

曹郁的摄影之路走得并不算顺

利。大学毕业后，拍了六七部电影让自

己陷入穷酸的境地，转而拍摄广告让他

做得风生水起。练就了一身摄影技术

的他成为全北京最贵的广告摄影师，那

种小富微胖的生活曾一度让他痴迷。

他说，直到自己站在可可西里土地

上，对坚持和热爱的认知才真正发生变

化。


